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旦旦 

許多朋友對於他一個人上電影院，都有些驚訝。畢竟他不像是找不到伴的人。 

 

「不能一個人看電影嗎？」他心底總是這麼回應著，但口中卻懶得解釋。 

 

他彷彿記得，有那麼一段時間，確實還有一個「她」的存在。而且有時明明影片

仍在放映中，兩人就無視旁邊的其他觀眾，迫不及待地頻頻低聲討論起來。 

 

但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。他現在已經不大習慣旁邊還坐著人，不管認識的或

不認識的。  

 

就像一隻孤狼，只能躲在陰暗的角落裡，才願意坦開傷口，然後等待風乾、痊癒。 

 

那天他走在街上，一輛公車迎面而來，車頭上方顯示的，竟然不是常見的往返地

點，而是「拋開」與「煩惱」。 

 

這輛公車是要從「拋開」駛向「煩惱」？還是要從「煩惱」駛向「拋開」？還是

不斷在「拋開」與「煩惱」之間往返？ 

 



「怎麼胡思亂想到這麼一個滑稽的命題！」他忍不住笑了起來。 

 

嗯…今天的片名是什麼？應該是「謝謝你在世界的角落找到我」吧！ 

 

「多美的片名呀！」他忽然這麼想。 

 

 


